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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洪琪 水电工程专家 。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
２３ 日出生于上海市 。 １９６７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。
云南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，教授
级高级工程师 。 主持和参加建设鲁布革电站 、
漫湾电站 、广蓄电站 、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 、黄
河小浪底 、长江三峡水利枢纽 、小湾电站等大型
水电工程 ２０余座 ，探索并完善了各种地下工程
和各类坝工施工技术 。 获国家 、省部级科技进
步奖 １０ 项 ，国家专利奖 、国家鲁班奖 、优质工程
奖及科学管理优秀成果奖共 １１ 项 。 ２００１ 年当
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我的水电情结二三事

光阴荏苒 ，转眼间年已花甲 。 学部工作局
的同志曾多次就“院士自述”序列盛情相约 ，但
我均未“交卷” 。 不是自己不肯“合作” ，而是该
书立意很高 ，担心自己交不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。
我知道 ，自己虽然也经历了一些“风雨”或者“坎
坷” ，但与众多的工程技术人员相比 ，也应该算
得上是幸运儿了 。我一生中虽然也取得了不少
荣誉 ，但那是国家 、组织对自己工作的激励 ，一
切又都是那么普通和平凡 。 倘说要给后人留下
点什么 ，姑且从自身经历中摘取记忆犹新的几
个片断 ，并题为枟我的水电情结二三事枠 ，但愿对
年轻一代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所启迪 。

１９６７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我毫不犹豫地选

择了云南 。很多人对此很不理解 ，说我是系里
的优秀生 ，全国有那么多好的地方可供选择 ，怎
么就选择了偏远 、落后的云南 ？

我认为水利是改造自然 、造福人类最壮丽
的事业 。 云南虽然还很落后 ，但它可是江河最
多的省份 ，金沙江 、澜沧江 、怒江均从境内流过 ，
我学的是水利 ，搞水利的离开了江河就如同无
水之鱼 、无本之木 。

我踌躇满志地到了云南 ，可是等待我的现
实却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 。 报到不久 ，我就被
下放到云南边境的绿水河水电站工地去劳动 ，
当时还冠以一个动听的名字 ，劳动锻炼 。 可是
这一锻炼将近十年的时间 。 面对“文化大革命”
的无奈 ，眼看大好时光的流逝 ，心中充满了“报
国无门”的苦闷和茫然 。 此时李白的著名诗句
经常涌上心头 ：“天生我才必有用 。”

那个时候是不能学习专业知识的 ，我就认
真地读了几本哲学著作 ，对于自己树立正确的
人生观 、培养辩证思维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。
为了激励自己 ，我常常轻声吟唱清华水利系系
歌 ：“从那黄河走到长江 ，我们一生走遍四方 ，辽
阔祖国万里山河 ，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 。 住着
帐篷和土房 ，冒着山野的风霜 ，一旦修好了大坝
电站 ，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 。 前面是滚滚的江
水 ，身旁是灯火辉煌 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，战
斗着奔向前方 。”

机会终于来了 。当时有一台水轮发电机要
支援曲靖地区的富源县 。 负责人找我谈话 ，问
我敢不敢去负责把这个电站建起来 。 我毫不犹
豫地说 ：“让我去试试吧 ！”其时我心里明白 ，麻
雀虽小 ，五脏俱全 ，从设计 、施工 ，到整座电站建
设管理都由一个人负责 ，这是对一个人综合能
力的极大考验 。

我只身一人来到了艰苦而偏僻的山村 ，晚
上在昏暗的小油灯下设计 ，白天到工地上去指
导施工 ，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１２ 小时 ，可我一点
也不觉得苦与累 ，好像被积压了十年的能量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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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年内释放一样 。 这个小水电站是我的处女
作 ，也加深了我的水电情结 。

１９７８ 年 ，我被派往非洲喀麦隆援建拉格都
水电工程 ，在当时专家组成员中我最年轻 ，这是
祖国对我的信任 ，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。
喀麦隆天气炎热 ，疟疫肆掠 ，一不小心被感染上
病毒蚊子一叮 ，轻则高烧不退 ，颤抖不止 ，重则
屙黑尿 ，说昏话或送了命 。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
中工作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。

拉格都电站如期开工了 ，可是开挖工程进
展缓慢 ，时任专家组组长 、水电司司长钱振东眉
头紧锁 。问题的关键是开挖爆破效果不好 ，效
率很低 ，技术员和施工员相互埋怨 ，士气很低 。

一天 ，钱振东征求我的意见说 ：“小马 ，你到
开挖队去负责组织爆破 ，行吗 ？”

我知道 ，我的专长是设计和计算 ，对此毫无
思想准备 。 但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 。 于是回
答说 ，我没接触过 ，但我可以去试一试 。

于是 ，我到了开挖队 ，早出晚归 ，整天泡在
施工现场调查研究 ，去了一个月竟然一言不发 。

钱振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，他只是弄不
清我是被困难吓倒了呢 ，还是拿不出招来 。 一
天 ，他终于沉不住气了 ，直截了当地问我 ：“来了
一个月 ，为什么不说一句话 ？”

我于是很庄重地对钱振东说 ：“下一排炮 ，
由我负责 ，按我说的去做 ，必须听我的 ，我要这
个指挥权 。”因为当时知识分子没多少发言权 ，
臭老九的阴影未散 。

钱振东大胆地把指挥权交给了我 ，任命我
为开挖队的副队长 ，负责技术管理 。 我于是从
布眼 、凿孔 、装药的每一个环节都亲自设计 、指
挥 ，不合格的坚决返工 ，一排炮声之后哗啦啦 ，
石碴堆积如山 ，爆破获得了成功 ，被拉下的工期
一下子跟了上去 。

１９８９ 年 ，已任水电十四局副总工的我被委
派到广东分局担任总工程师 ，全面负责广州抽

水蓄能电站的技术工作 。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为
世界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，是大亚湾核电站的
配套工程 ，晚于大亚湾核电站 ３ 年施工 ，却要和
大亚湾核电站同步建成 。 其特殊的工期要求与
超常规的施工强度和大量的技术难题交织在一

起 。 我知道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 ，这又是一
次全新的挑战 。

广蓄大直径 、陡倾角长斜井要穿过两条断
层和蚀变带 ，其岩体遇水膨胀 ，失水崩解 ，随时
威胁着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，被称为“死亡之
谷” ，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。 我带着技术人员深入
现场反复研究 ，决定采用新奥法施工 。 施工技
术方案确定了 ，但是工人们仍然心存疑虑 。 于
是我坐在施工工作面上向大家讲解新奥法的

科学原理 ，使大家很快树立了信心 ，安全地通
过了大断层 。 就这样 ，在斜井施工中先后闯
过了五个技术难关 ，创造了高压长斜井快速
施工工法 。

广蓄电站上库坝为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

坝 ，在当时是新坝型 。 由于试验坝出现较多裂
缝 ，坝工界对此争议很大 。 我国水电界的泰斗
潘家铮院士对推广这种新坝型坚定不移 ，他写
信告诫我们要“精心设计 、精心施工 ，以振士
气” 。我们遵照他的嘱咐攻克了面板开裂的难
题 。 当他再次来到广蓄工地 ，看到已建成蓄水
的大坝几乎不漏水 ，宽慰地问我有什么“经验”
时 ，我回答他两个字 ：“认真” 。 他听了非常赞
同 。 是啊 ，正是凭着“认真”二字 ，才使得我们在
不断面临的新挑战中攻坚克难 、屡战屡胜 ，创造
一个又一个奇迹 。

以后我又有机会参加了黄河小浪底工程和

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 ，使我能站在更
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平台 ，施展我的抱负 ，实现
心中的水电情结 。 ４０ 年的实践使我深深体会
到 ，清华大学的水利系系歌 ，把中国的水利工作
者治理大江大河的豪迈气魄诠释得是多么准

确啊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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